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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尾巴的动物，它们高兴、张狂或求
偶时都爱把尾巴像旗帜一样朝上翘起， 来
去，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它们受到威胁或欺负
时，尾巴就会垂直，像武士亮出手里的剑，并
竖起耳朵，做出警惕和攻击姿势；在它们敌不
过对方时，尾巴会下垂至两腿间，看上去像夹
着尾巴，灰溜溜逃走。尾巴是它们表达情绪的
工具，狗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初见没有尾巴的宠物狗是泰迪，以为它是
天生残疾。后来见泰迪大多没有尾巴，才知道
它们在出生不久，被人剪掉了尾巴。

国人多爱赶时髦，盲目跟风，剪掉宠物狗
的尾巴也大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前些天朋友
圈里朱老师画他家的狼狗，也没有尾巴，朱老
师还说若不是他没同意，狼狗的耳朵也在刚出
生时就被剪掉了。

一只本应该很威猛的狼狗，被剪掉尾巴，
如若再被剪掉耳朵，秃头秃尾地活着，想想都
替狼狗憋屈得慌！这和过去给妇女裹小脚有何

区别？这和非洲的割阴礼又有何不同？被伤害
时的疼痛，只有被残害者深知！但被阉割被裹
残的又岂止只是身体的某个部位？

好了伤疤忘了疼，现代文明废除了过去以
畸形小脚为美的陋习，怎能又盛行折腾宠物
呢？难道非得像维纳斯一样断臂才是美？

当一种病态的审美或残忍的现象，被广大
群众接受并效仿时，就已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
病！而病患者还以自己的病态为美为荣时，这
才是真正的悲哀！

例如当今走红的小娘炮们，他们以能代言
口红、卫生巾等女性专属用品，赚得盆满钵满
为荣。而那些被娘炮圈粉的孩子们却如醉如痴
地迷恋着他们，效仿着他们，这是怎样的一种
病态审美？

某些相亲栏目，上来一位嘉宾，只要说自
己喜欢小动物，养猫或养狗了，立马会被众人
贴上喜欢小动物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都
是有爱心的好人标签。我只想质问那些持有此

观点的人，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逻辑？
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啃老族，他们宁

愿花钱花精力，为狗买狗粮，为狗洗澡，牵着
狗遛弯，也不愿花时间、精力和耐心照顾孩
子、陪伴老人。试问：一个把狗看得比父母比
孩子都重要，一个连亲人都不能无微不至地爱
着的人，何来的爱心？

新闻里屡见遛狗的人不给狗栓绳子，当狗
吓着孩子或路人的时候，路人轰狗，却被狗的
主人打伤致残，甚至被打死的现象。试问：一
个为了给爱犬出气，置他人的生死不顾，连人
类都不能好好地爱护的人，又从何谈爱心？

更有些闲人，为了释放自己的爱心，常喜
欢用剩饭剩菜喂一些流浪猫流浪狗，致使流浪
猫流浪狗在某些地方聚集泛滥，甚至重伤人
命。试问：那些有爱心的闲人，为何不干脆收
养那些喂养的小动物？为何不给它们打防疫
针，给它们栓上绳子，不让它们酿造一个又一
个悲剧？一个连责任都不愿担当的烂好人，是

真的有爱心吗？
人们总爱用某种癖好来衡量一个人的人

品。譬如：喜欢小动物的，就被冠以是有爱心
的好人；爱喝酒的人，常说人品如酒品；喜爱
读书写字的人，总爱夸赞其文品如人品……其
实癖好和人品有什么关系？但坚持人无癖不可
交的人们，却固执己见，自说自话，自我标
榜，自我美化，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宠
物。

某日散步，听一牵狗的女人和另一狗友炫
耀：“你看看我花五千元给我家狗开的双眼
皮，好不好看？”我诧异地驻足观望，惊讶地
下巴颏差点脱落！

过去，人们用封建枷锁残害女性，公认那
种被致残的小脚是美。生活富裕了，人们暴饮
暴食，自己折腾减肥、整容、养生也就罢了。
闲得无聊的人给狗缝裤子，做帽子，穿雨衣，
穿胶鞋，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毕竟现在
是多元化社会，允许各种观点和现象共存共
荣。

只是从外在的装扮，升级到剪掉狗的耳朵
和尾巴，给狗开双眼皮，还有什么匪夷所思的
手段将使在它们身上，我无法想象。我只是傻傻
的问自己：这种病态的
审美和残忍的手段，有
谁尊重过狗的意见？那
些被剪掉耳朵和尾巴，
被抹杀了狼狗狼性特征
的狼狗们，是不是也和
那些没有血性的娘炮们
一样以此引以为豪？

失去狼性的狼狗
江雨薇

秋 天 ， 鸡 声 茅
店，人迹板桥，我想
行走在古诗里。

古人写诗，往往
先在大地走上一圈，
而后正襟危坐，研墨
挥毫。古人的诗，大
都是做广告。李白从
山里回来，写下“白
酒新熟山中归，黄鸡
啄黍秋正肥” 。秋
天，稻子收了酿酒，
黍米堆在稻场上，鸡
们四处找虫吃，偶尔
也偷偷懒，啄堆在那
里的黍米，被主人狠
狠地呵斥。 读 这首
诗，我认为李白是为
一家“农家乐”做广
告。

秋天，适宜一个
人寂寂地山行，想些
功名利禄之外的清凉
事。那些峰峦如聚的
地方，春山如笑，夏
山如滴，冬山如睡，
而今赤橙黄绿，万紫
千红。灰瓦白墙的老房子，屋后群山逶迤，
门前土地平旷，四周鸡犬相闻。走着走着，
就走进了唐人笔下的烟火人间。那一派派沿
途的风景，好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精心迎
接一个清淡文人的路过。

这 个秋天 ， 我去拜访一些旧时朋 友。
文 友 、 酒 友 、 茶 友 、 病 友 … … 有 一 位诗
人，曾经蔑视物欲，崇尚精神，然而一旦
权力在手，竟也不能自持。前些年，他终
于 走 出 高 墙 大 院 ， 在坊肆林 立的小街一
隅，开一家卤菜店度日。秋天的傍晚，柳
丝如剪，凉风盈袖，我去拜访他时，他约
来三五个好友于树下小饮清酌，直至夜半
更深，月上东天。

这 个 秋 天 ， 我 还 路 过 一 座 残 破 的 村
庄。偌大的村子，居然没有一个人居住。
村 口 的 老 树 下 ， 卧着一 条 老 狗 ，目光浑
浊，瘦骨嶙峋。附近的人告知我说，村里
的 人 都 去 了 镇 上 居住， 可 这 条 老 狗 不 愿
走，顽强地守在那里。每天，路过村庄者
或馈赠些食物，或与狗合影留恋，或陪同
狗小坐一会儿。这条老狗，应该是这座村
庄最后的风景。

秋风过后，我回乡下陪老娘收庄稼。玉米
威风八面，芝麻盔甲鲜明，花生低调内敛，
红薯玉汝于成。那么多庄稼，等着我们去收
割，真的忙不过来。每天五点左右，东方现
鱼肚白，鸡鸣声中带着水汽，我和老娘握着
镰刀、背着竹筐下地干活，直忙到日上三竿
才回家少歇。晚饭之后，还得在灯下掰玉
米，几天忙下来，我双手起泡，腿重如铅，
肩膀满是血条子，晚上躺在床上，睡得像块
石头。

秋天，也有不幸发生：一位乡下亲戚，于
秋风中油尽灯枯，撒手人寰。闻听噩耗，上
海的、云南的、新疆的、福建的打工者们，
狂奔数千里，赶回村中为她送行。夜半露
重，蝉鸣如昨，论及死者生前所做的善事，
有人嘤嘤哭泣，不能自已。乡下的夜分外安
静，哭声传出很远。

这个秋天，我在深山中认识一种叫金钱
松的植物，此树高大通直，浑身鳞片裹挟。
松林中有座烈士墓，墓上栽着一丛蕙兰。当
地人说， 这丛蕙 兰每
年都花事繁盛，香飘
数里 。清明时节， 有
许多人到烈士墓前祭
奠。

今秋，我在前行中
深思：何为生前激越，
何为身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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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准备搬进广场景
苑小区时就有邻居作惊
讶状，说，好好的四合院
不住，干吗要搬到这个
小区来呀，环境不好，进
出不方便，套房住得局
促，夏天厨房做饭热死
人。

当 时 听 并 不 以 为
然，仍然细致妥帖地装
修，欢欢喜喜地搬家。等
到住了一段时间，才感
到小区环境确实不 咋
地，因为是十年前的小
区，又不是专业房企打
造，小区没有停车位，绿
化也不上档次，更说不
上品位，随着原有绿化
的逐年破坏，后来索性
被住户们开辟成了一块
块菜地，冬天小蒜苗与
大白菜比高，夏天嫩黄
瓜与青辣椒争绿，菜地
的主人一家比 一家勤
劳，泼粪施肥、锄草松土
经常忙至夜深人静，咯
咯唠唠的话语更是于中
午时分穿透窗子让人不
得安睡。停车就是在较
劲，你回来早我回来得
比你更早，即使出去吃
饭也 要先回来把车停

好，思想稍一麻痹，狭窄的空地就被左邻右舍抢
占而去，不得已，只好展转腾挪，无奈地把车停在
小区外的大路上。

十年前买下小区的房子其实更多是看中了
小区外的未名广场，那时未名广场是叶集唯一一
个休闲广场，当时认为，出小区门就是广场，休闲
健身都方便，并且地处小城中心位置，以后很难
有这样地理和环境俱佳的小区了，很多买房的业
主都戏谑说，未名广场就是俺家的后花园。得意
之情可以看出当时广场景苑小区的炙手可热，我
当初也是托人才弄到一个房号买下了这套房子。

谁承想，这以后的十年，叶集的小区一个接
一个地拔地而起，未名湖湿地公园、香樟公园、明
强公园等一些休闲场所更是大手笔惊人，向叶集
人民轮番展现靓丽的容颜，而我们的小区以及小
区外的未名广场却日益地衰微下去，小区因为环
境恶化导致一部分人不愿交物业费，因为物业费
收不上来又导致物业屡次罢工，曾经有几次垃圾
如山无人清理，最后相关部门出面协调问题才得
以处理。而未名广场因为设施损毁严重又加之一
些商户占据公共场地摆摊设点而变得面目全非。
经常有朋友劝我搬出小区换个环境，而我却只是
笑笑，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相信一条真理，那就
是否极泰来，触底反弹，我不相信小区以及未名
广场就永远这样下去，我更不想因为一时的不好
就决绝地背叛当初我一眼相中又居住多年的家
园。

果不其然，未名广场终于迎来了新生的一
天，当高高的围挡在经历数月施工后悄然撤去，
人们惊喜地发现，未名广场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
骨，从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
的姑娘，拂动的绿柳是她的秀发，曲折的跑道是
她的腰肢，夜晚的路灯是她的明眸，错落的绿植
是她的裙裾，盛开的繁花是她发间的装饰。每到
傍晚，一走进广场，你就可以看到，老人们三两成
群在慢走锻炼，孩子们在沙池里尽情地玩耍，情
侣们则躲在灯光隐约处窃窃私语，更有广场舞爱
好者随着乐曲在欢快起舞，那时夜风在轻拂，夏
虫在呢喃，一切美好的都在生长，连从不锻炼的
我也正式加入了锻炼的队伍。

又有一日，早出晚归的我回到小区，猛然发
现，小区内那些长势正好的菜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松散的裸露的地块，一打听才知是创城包保
单位集中清理的，下一步还要植入草皮、修整绿
植，进一步打造小区环境。我就说嘛，触底反弹、
否极泰来从来都不仅限于人，这自然界的万事万
物都是浩渺宇宙的一部分，绝不会游离于规律之
外。小区与广场一样，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忽视之
后再一次被人们的眼睛捕捉，除了规律使然，更
多的是因为叶集的发展，是叶集的发展让旧与新
相形见绌，是叶集的发展让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要
求越来越迫切，是叶集的发展让政府有能力关注
民生，是叶集的发展让叶集有了今天翻天覆地的
变化。

十年前的想法现在想起来好可笑，竟然认为
除未名广场外再无广场，景苑小区外再无小区，
当真视线狭隘得很。因此，当昨晚在未名广场散
步，听一小伙跟同伴说，住在景苑小区的人真幸
福，出门就是广场时，我真想跟他说，幸福不仅限
于家门口就有广场，未来还有什么真的无法预
想，但一定是比现在更幸福百倍千倍。

夜晚，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往广场方向望去，
视线更加开阔，广场上人
影绰绰，灯光迷离，散发
着热腾腾的气息，忽然间
非常感动，为这个城市的
蜕变，为人们的坚守，为
无数人的奉献。

在一城终老，唯有我
的叶集。

午夜时分，病房内一片寂静，白炽灯照在
雪白的墙壁和病床上，如同白昼，病人和劳累
一天的陪护人员都进入梦乡。

这时，2号病床的女人动了几下，挣扎着抬
起头，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然后，轻轻碰了碰
身边的男人。男人枕着自己的手背，趴在床头
睡得正香。突然一个激灵，揉了揉惺忪的眼睛，
凑到女人耳边，柔声问女人是否要方便。

女人摇了摇头，惨白的脸上露出微笑，右
手摩挲着男人的脸，轻声说，哥，这一阵子，你
瘦多了，辛苦你了！

男人摇摇头，说，妹子，客气什么！别多想，
睡吧。

女人说，我有话跟你说，错过今晚怕没有
时间了。

男人握着女人冰凉的手，轻声说，说吧，我
听着呢。

女人说，给我杯水吧。
男人站起来倒了半杯水，摇了几下，又用

嘴吹了一会，然后抿了一口，再扶起女人的背
搂在怀中。

女人喝了几小口，说，好了。
男人放好杯子，把女人的枕头

横起来，让女人半靠着。
然后，女人像个小姑娘一样，含

情脉脉地望着男人，说，哥，我隐瞒
了一个真相，骗了你三十年，对不起
你和那个姐姐，活生生把你俩拆散
了。

男人深情地看着女人，等她说。
接着，女人就断断续续说起三

十年前的往事。
女人说，你刚到我们小镇上班

时，情况不熟悉。我爸是街道书记，
你经常来找我爸。从你第一次到我家，我就喜
欢上你。那时，我高中毕业不久，父亲把我安排
在镇小学代课。我性格内向，多愁善感。也许是
琼瑶小说看多了，情窦初开的我,经常幻想心中
白马王子的模样。也许是上天冥冥中注定的，
让我遇到了你。你那时英俊挺拔，宽宽的肩膀，
国字型脸，明亮的眼睛，让我一见倾心。也许当
时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每次你来我家喝茶吃饭喝酒时，我都默默
地关注你，偷偷地打量你。你来时我欢喜，走时
我失落。时间一长，被母亲发现。母亲后来打听
到你在老家已经定亲，秋天就要结婚了。我听
后，几天都精神恍惚，茶饭不思，日渐消瘦。

也许是爱女心切，最后，父母就和我商量，
想出那个馊主意。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坚决
不同意。后来，经不住父母的劝说，也是为了自
己的爱情，我豁出去了。

还记得吗？那是一个夏夜的晚上，你和往
常一样来到我家，门开着，客厅空荡荡的，凉风
习习。你进门在客厅转了转，喊了父亲几声，没
有人答应。于是，你伸头向里屋看，正赶上我换
裙子，身上只穿胸罩和裤衩，我第一次把自己
成熟的胴体暴露在一个男人面前。你似乎看呆
了，直到一旁的妹妹把你赶出门。以后的事情
你都知道。最后，不得已，你娶了我。一晃过了
三十年，我们从未吵过嘴，你像大哥哥一样对
我呵护有加。如今，女儿在省城工作，女婿也很
好，外孙也三岁了。我也知足了。

说完，女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像卸下一

副千斤重担,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
男人听完，已泪流满面。又扶起女人，喂了

几口水，然后说，这就是你的所谓真相？其实，
妹子呀，是我对不起你，利用了你的单纯和善
良，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本来，你不
说，我准备带到坟墓中。现在，是该告诉你真相
的时候了。

其实，第一次到你家看到你，我就被你迷
住了，不禁感叹，我也在外当了几年兵，多少也
见过世面，这个小镇怎么有如此美丽的女孩。
那时你瘦高挑，两颊绯红，有一双会说话的眼
睛，见人羞涩，让我想起电影《红楼梦》里的林
黛玉。

那时，我离家较远，平时一人住在税务所，
经常到你家蹭饭。有时，晚上散步也要到你家
喝会茶，和你父亲谈谈天。其实，都是为了看你
一眼。你似乎总躲着我，见到我总是害羞，跟你
说话时，你低着头，像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你
越是那样羞羞答答，越让我无比爱怜。不懂诗
的我也向你借过席慕容的诗集，还有三毛的散
文《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知道自己狂热地爱上了你，可我老家已
有未婚妻，是我初中同学。上学时，她经常来我
家玩，嘴很甜，很讨人喜欢。她父亲和我父亲是
同事，也是好朋友。一次在酒桌上，两位父亲大
人一时兴起，也不征求我俩的意见，就结下的
亲家。我对她谈不上喜欢和不喜欢，就是没有
那种恋人的感觉。退伍前，我曾经向父母表示
异议，想退了这门亲，却遭到父亲的呵斥，母亲
也苦口婆心劝我，说我俩很般配，又知根知底，
她还有一份在粮站的不错工作。然后，在我退
伍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两家闪电般把亲
定了，说，一旦我上班，就结婚。

自从遇见你，每天晚上，万籁俱寂躺在床
上，我眼前都是你的影子。曾经想悔婚，却没有
勇气，每天备受煎熬。

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沐着溶溶月色，散
步到了你家，当看到你娇羞的面容和白玉般的
身体时，我惊呆了。

回到自己的寝室，我几乎一夜没睡，一遍
遍呼唤着你的名字，抱着枕头，想象着把你抱
在怀中，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一早，就被你爸的敲门声惊醒。进
门后，你爸一脸严肃，说我偷看了你的身体，你
才十八九岁，花样年华，传出去以后怎么嫁人，
你正在家寻死觅活，问我怎么办？

一开始，我也有点蒙，还沉浸在对你的美
妙幻想中。听说你要寻死，也吓了一跳，急得抓
耳挠腮，嘴里却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爸说，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他就跟

我拼了。
我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屋里转了几圈后，

突然有了主意，我对你爸说，这事情人命关天，
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我还是向所长和我的
父母说一下，看他们怎么办。我是有意要把事
情闹大。

你爸听后，不假思索地说，你马上通知你
们所长和你父母过来，我在这等着。

一个小时后，所长来了，听后很吃惊，手指
着我责备道，你呀你呀，还当了几年兵，半夜往
人家跑干嘛！这事我管不了，只说个原则，一是
不能给女孩带来一丝伤害；二是不能影响工
作；三是不能给单位抹黑。说完，背着手气冲冲
走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来了。父亲
还未听完，就劈脸给我一巴掌，嘴里咆哮道：你
个不争气的东西！我毫无防备，打得我眼冒金
星，还是你父亲上前拉开的。母亲边哭边指着
我骂：你这个陈世美，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
的，丢人现眼。

你父亲暴喝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看怎么办？我们不能天天在家
看着女儿。

最后的结果，我娶了你。我和父
母在老家也颜面扫地，女方不但没
退一分钱彩礼，还带人到我家，把准
备结婚的家具、电器全砸了，声称要
打断我的腿。结果，好多年我都没敢
回老家。

我的父母一气之下，发誓跟我
断绝关系，不再问我俩的婚事，我俩
的婚事也是你父亲一手操办的。我
工作时间不长，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结婚一应家具、电器、衣服等花销，

都是你家的。
由于你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你父亲到派

出所找人改了你的年龄，这样，才领了结婚
证，婚后，我俩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又把女
儿培养成大学生，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在省
城找了一个同样优秀的女婿。这么多年来，
你忙里忙外，不辞辛劳，勤俭持家，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累弯了腰。如今，我们刚日子好过
了，本想一家子和和美美，我陪你白头到老，
没想到你却……真是天不佑我啊！你才刚满
五十岁呀。

其实，真正应该忏悔的是我呀，妹子。
说完，男人紧紧搂着女人，也顾不上吵醒

了房间其他人，低声抽噎起来。
女人纤细的手轻拍男人的后背，大大的眼

睛深情地望着男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哥呀，
虽然我不能活到七老八十，和你一起生活了三
十年，我也知足了。生命不在长短，而在于质
量，在于有爱相伴。今生今世，我来过，我爱过，
我值了！我走后，你和女儿，还有外孙，你们一
定要好好活，要好好活啊！女人说完，大口大地
喘着气。男人使劲地点
点头，把女人搂得更紧
了。

第二天一早，男人
醒来，发现女人已经走
了。她面带微笑，两腮
还有一丝红润，十分安
详，仿佛还在睡梦中。

小小
说说

诗诗 歌歌

择
一
城
终
老

李

静

真 相
季传军

散散
文文

秋，站在湖边
用一根根芦苇摇碎
湖的心跳

父亲，划开夕阳浸染的波纹
红鲤鱼一跃
落进你温柔的目光里

牧鹅的少女 挥手
撒下一片白云
白云的歌声
填平了湖心
你今天的作业
有没有完成

远村，炊烟荡起
芦花颔首低眉
渔舟呀轻颤
少女归去
梦里，她掬一捧湖水
慢慢洒落一湖星星

蘑菇

整个八月，你
都是沉默的
风过屋檐
麻雀去了田野
九月，开始凉了
你
长出一两片孤独
于山坡
我走过去 弯腰
捡起你的留言

秋 湖
(外一首)

潘晓春

忠诚、勤劳和执着
奉献给每一寸耕耘的土地
不愿追风，给画家衬托
江南烟雨；也不愿意给
诗人点缀牧童的短笛
请不要用笔尖戳痛无辜和善良
余生没有奢望，只想到暮色
的池塘里洗礼，让最后一滴血
染红夕阳，飘散
五谷的芳香

配诗/ 高大新 摄影/ 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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